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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1926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田墘镇。他是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所属719所
名誉所长。1994 年 5 月，黄旭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他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
次）、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及成就奖等荣誉，
2019年获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共和国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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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黄旭华、曾庆存2名科学家获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96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
奖，10名外籍专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有哪些特
点？

站上更高起点

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的激烈竞争中，我国
基础科学研究正厚积薄发，源头供给能力明显增
强，为我国科技事业站上更高起点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获得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高
效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发现”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开大学教授周其林的团队完成。他们发现了
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架结构，在此基础上设
计合成了系列手性螺环催化剂。手性螺环催化剂
已经被广泛用于手性分子合成，并被用于多种手性
药物的生产，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高效的手性催化
剂。

铜被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
工业等领域，是维持经济发展的关键大宗金属之
一。然而，我国铜资源保有量却极为短缺，急需
依靠成矿理论创新，实现找矿勘查突破。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侯增谦院士研究团队利用我
国地域优势，在青藏高原的大陆碰撞造山带研究
十余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大幅度发展和
完善了经典斑岩矿理论，极大拓宽了全球斑岩矿
的勘探区域。团队形成并提出的“碰撞型斑岩矿
成矿理论”获得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通过这套新理论，我们在青藏高原发现了十
多处特大型铜矿，改变了我国铜矿产业的格局。”
侯增谦说。

青年人才已成为基础领域的有生力量。本届
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44.6
岁，第一完成人平均年龄52.5岁，分别比2018年下
降了2岁和2.6岁，超过60%的完成人为年龄不足
45岁的青年才俊。青年科技工作者已经成为基础

研究队伍的生力军。
国际科技合作也在更高起点上推进了我国的

自主创新。本届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参评人数、
获奖人数和国别分布均创历史新高，共有8个国家
的10位专家获奖。获奖者中，既有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也有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合作领
域也十分广泛。

引领绿色发展

2019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中，有不少都
跟绿色发展高度相关，体现了科技进步对我国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的“多元催化剂嵌
入法富集去除低浓度VOCs增强技术及应用”，已
在全国15个省份的上百家企业应用，为降低雾霾
污染作出了重要贡献。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制浆造纸清洁
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
目，为造纸业的绿色制造提供了示范，并进行了大
规模的产业化推广。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稻田镉砷污染
阻控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为污染稻田的安全利
用构建了相关理论和技术体系。

我国东部天然气消费量占全国的70%，产量仅
占全国的20%，大量依赖西气东输和外国进口。中
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从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出
发，为环渤海经济圈积极寻找低碳清洁能源，围绕
这些难题组织了响应的科技攻关，创新了三项油气
地质理论认识。团队负责人谢玉洪牵头完成的“渤
海湾盆地深层大型整装凝析气田勘探理论技术与
重大发现”获得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该项创新理论和关键技术的应用，将撬动整个
渤海湾盆地45000亿方天然气地质资源量的勘
测。”谢玉洪说。

纵览获奖名单，金属材料、轻工、化工、建筑、机
械、农业工程等各行业的获奖成果，彰显了绿色发
展理念，从污染机制的基础研究到空气质量的治
理、水污染防治、土壤修复等领域创新成果硕果累
累，为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供了有效的科
技支撑。

服务美好生活

在工业、农业、医学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领域，我国的创新成果也十分丰硕，各项突破带来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创新驱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机械装备、新
一代半导体照明、航空安全和飞机制造等重要领
域，多年的科研积累和沉淀厚积薄发，涌现出了多
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优秀成果。

照明技术发展史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缩影。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李晋闽团队完成的“高光
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获得
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团队面向
国家的重大需求，承担起技术攻关的重任，通过基
础研究、技术突破、规模应用和产业推动，形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成套技
术，关键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项目的实施带动了我国半导体照明产业迅速
发展。“项目成果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推广，LED芯片
市场份额居全球首位。”李晋闽说。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成果，丰富了农产品安
全技术手段，有效提升了从生产到餐桌全过程的消
费安全水平。

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王
静团队完成的“农产品中典型化学污染物精准识别
与检测关键技术”获得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自2005年以来，团队针对农产品检测过程中
的相关问题，以检得准、检得快、检得多为目标，开展
联合攻关，在分子印迹聚合物设计、核心识别材料创
制、免疫检测增敏等核心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我们先后研制了14类覆盖93种化学污染物
的分子印迹前处理产品，系列专利已全部转让和转
化。”王静说。

本次获奖项目中，还有很多直接服务民生。红
斑狼疮的治疗、颌骨缺损的重建、水产的集约化养
殖、小麦新种的选育、传统肉制品的现代化加
工……一项项获奖成果深入改善老百姓的衣食住
行医，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从本次大会的获奖项目和获奖科学家身上，我们
深深感受到：创新，正在让中国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创新，让中国更美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常 理

全国首档大型急救医学科普纪录片《急诊室
故事》，用最真实的病例为观众普及最有价值的急
救医学知识。急诊室聚集着大量突发、危重、复杂
急症患者。病人家属医护人员等各类人群的心
理、情绪变化在这里交集、宣泄，因此，需要重视急
诊急救医学知识的教育普及。当前，我国急诊急
救医学科普体系还不完善，医疗机构和主流媒体
有责任把深奥的急诊急救知识和复杂的人间情
感，用易懂的形式向社会传播。

（本报记者 常 理整理）

实现典型化学污染物的快速精准识别，是第
一时间发现问题、政府实施有效监管的重要抓
手。今年，我们团队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创新，已开
发出基于智能手机图像识别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
系统，目标是实现结果判定智能以及瞬间传输和
共享，这一系统特别适合流通领域，如超市、种植
基地、进出口岸，政府监管可用，生产者自检可用，
消费者也可用，预计未来会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展望未来，半导体照明产业正在从最初的技
术驱动转变为应用驱动，按需照明、智慧照明、超
越照明等将是半导体照明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
势。半导体照明将在健康照明、智慧照明以及农
业、医疗、通讯等超越照明的技术领域实现更为广
泛的应用。

文物是古代人类留给我们的、不可再生的珍
贵历史实物资源，是解读古代历史、社会、科技、艺
术等文明的重要资料。我国地下藏有海量文物，
长期埋藏环境已使太多文物百病缠身、弱不禁风，
难以经受出土瞬间的环境急剧变化。因此，文物
出土时的第一时间抢救性保护不但非常重要，而
且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曾庆存，1935年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国际著名大
气科学家。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94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2014年当选美国气
象学会荣誉会员（该学会最高荣誉）。曾庆存院士为现
代大气科学和气象事业的两大领域——数值天气预报
和气象卫星遥感作出了开创性和基础性的贡献。

他，是中国科学院公认的“诗人院士”，写得一手好
诗文，练得一手好书法；

他，是我国气象预报事业的泰斗，桃李满天下，带
出的学生有3位已是中科院院士；

他，首创“半隐式差分法”随即用于天气预报业务，
至今仍在沿用；年过八旬，被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授予
其最高奖——国际气象组织奖。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数值天气预报的奠基
人之一，是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曾庆存。

矢志不渝攀“珠峰”

在气象学界，曾庆存的“敢啃硬骨头”是出了名的。
1957年，曾庆存北京大学毕业后被选拔赴苏联深

造，师从国际著名气象学家基别尔。读研时，他选择的
论文题目曾让众师兄目瞪口呆——应用斜压大气动力
学原始方程组做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

什么是数值天气预报？简单说，即根据物理学原
理建立描述天气演变过程的方程组，输入大气状态初
值和边界条件，用电子计算机作数值求解，预测未来天
气。今天，我们能告别望天看云的经验预报时代，正是
得益于这一天气预报方法的出现。

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早在20世纪初，
科学界就提出利用描述大气运动的原始方程组做数值
天气预报的构思，然而几十年过去，种种尝试均宣告失
败。彼时，曾庆存面临的是一道极其复杂、时人不大敢
问津的世界著名难题。到底有多难？就拿计算方面来
说，原始方程组包含需要计算的大气物理变量很多，例
如温度、气压、湿度、风向、风速等；又包含有涡旋和各
种波动的运动过程。在当时的计算条件下，要想“追上
天气变化的速度”并将其计算出来，几乎是天方夜谭。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苦读冥思，反复试验，
最终从分析大气运动规律的本质入手，想出了用不同
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不同过程的方法，首创求解大气
运动原始方程组的“半隐式差分法”，给出了世界上第
一张采用原始方程组的天气预报图。那一年，曾庆存
26岁。

不久后，这项成果在莫斯科世界气象中心应用，天
气预报准确率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60%以上。自此，
被世界气象组织盛赞“20世纪最重大的科技和社会进
步之一”的数值天气预报，从梦想照进了现实。

面对随之而来的赞誉，曾庆存选择了立刻回国。
他说：“当时就一个念头，回国！我是广东农村的贫苦
孩子，没有党、没有新中国，我哪能上大学！国家需要
我回去搞建设。”

咬定青山解难题

“温室栽培二十年，雄心初立志驱前。男儿若个真
英俊，攀上珠峰踏北边。”1961年，从苏联学成归来的
曾庆存，心潮澎湃，写下了这首《自励》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苦于当时国内没有电子计算机，
回国后的曾庆存集中攻关大气和地球流体力学以及数
值天气预报中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
抽象和“脱离实际”的，有人就此向院里告“黑状”。

曾庆存咬牙坚持，在大气和地球流体力学的物理
数学理论研究上作出开创性、系统性成果，并发展了一
些至今仍是世界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核心技
术，曾庆存成为国际数值天气预报的奠基人之一。

但他没有止步于此。国家提出要研制自己的气象
卫星，1970年，曾庆存又服从国家需要，开始深入研究
应用卫星开展大气红外遥感的基础理论问题，并于
1974年发表专著《大气红外遥测原理》。后来，他提出
求解“遥感方程”的有效反演算法，成为世界各主要卫
星数据处理和服务中心的主要算法。

从那时起，曾庆存这3个字，与陈景润一样，出现
在同一档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名单上。

不只是拿着一样的津贴，在同事们眼中，他与陈景
润还有着很多共同点。比如，沉溺科研，达到痴迷的程
度。曾庆存的同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赵思雄记得，困难时期有一次去看他，一个仅有几平

方米的房间内，除了放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曾庆存
就窝在这个狭窄的房间内醉心算他的方程，有时算得
入迷了，甚至一两天忘记吃饭、睡觉。

“那会儿，曾庆存有句话，‘脑袋是尖的，屁股是方
的，饿着肚子推公式，越推越新鲜。”赵思雄笑着回忆。
可也因为那时太投入，曾庆存落下了失眠的毛病。

陈景润在生活上不讲究，曾庆存也是。为此，曾庆
存还闹过一个笑话：一次到友谊宾馆参加一个国际会
议，出租车门一开，下来一位头戴破草帽的老头，门口
保安一愣，上下打量了一番，不让进。身旁陪同人员见
此情形连忙解释，“这是国际著名气象学家”。

但曾庆存对待科学却是高标准严要求。他时常教
导学生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科学精神。经他修改的学
生论文，一般都会布满修改意见，甚至还会加页。这样
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延续到了他的生活中。一次，他的
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穆穆到他家中请教问题，一进厨
房，就看见他正按照个头大小给盘中的虾排序。“曾老
师一丝不苟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穆穆说。

耄耋之年犹奋斗

一口浓浓的方言，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在亲朋
好友的眼中，曾庆存私下其实是个很有趣的小老头。
比如，他做得一手好家务，写得一手好书法，出版了两
本诗集，有着“诗人院士”的美誉。但他认为自己只是
个诗歌爱好者，“有时搞科研累了，就喜欢写写诗歌放
松下”。他的学生记得，一次两人工作累了，听说北大
西门有弹棉花的，曾庆存就兴冲冲叫上他去看弹棉花。

在中国科学院，曾庆存还以博学多才而著称。这
从他带出的学生即可管窥一斑。比如，中国科学院院
士王会军学的是大气科学，穆穆院士、戴永久院士学的
是数学，还有来自其他领域的。“不管是什么方向的学
生，曾老师总能根据他们的特长因材施教。”戴永久说。
正因涉猎广泛，曾庆存在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基础上，
也创下多个“第一”。

不过，与专业领域上的成就相比，让同行们更钦佩
的是曾庆存的先知卓见。上世纪80年代末，曾庆存提
出购买超级计算机的设想。起初，大家不理解，认为

“曾庆存疯了”。当时，一台计算机要四五十万元，是个
天文数字。为此，曾庆存三番五次向上面争取，最后终
于获得批准。他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如果是
为自己，我也不愿意折我这个不算高贵的腰。但现在，
我已经折得腰肌劳损了，还得折下去，因为我要让老一
辈创建的优秀研究所继续发展下去。”事实证明，正是
因为有了超算，有了强大的计算能力，才有了后来中国
天气预报事业发展的突飞猛进。

“天欲白，兴犹酣，鼓难停，抒不尽，古今中外情。”
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曾庆存，正像他写的诗那样，依
然奋战在科研第一线：推动建立研究和预估全球气候
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2018
年，这一“国之重器”在北京破土动工。在不久的未来，
它将为我们解读地球的过去、观察地球的现在、预测地
球的将来。

李晋闽李晋闽

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
代表、“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
产业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所长

罗宏杰罗宏杰

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奖
代表、“考古现场脆弱性文物临时固型提取及
其保护技术”项目第一完成人、上海大学教授

方秉华方秉华

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奖
代表、《急诊室故事》医学科普纪录片统筹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主任
医师

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获奖
代表、“农产品中典型化学污染物精准识别与
检测关键技术”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农科院
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王静王静

让人惊叹，令人感动。正是有了黄旭华和像他一
样的第一代核潜艇人，才使得中国拥有了“撑腰杆”
的国之重器。

今天，已经95岁高龄的黄旭华，站在了象征着我
国科学技术最高荣誉的领奖台上，其科学成就得到举
国认可。在他近百年的风雨人生中，什么经历让他成
为顶尖科学家，什么精神支撑他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
执着一生？

请看经济日报记者对黄旭华院士的专访。

从研究模型起步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959年，当中国
政府向前苏联提出支持核潜艇技术遭到拒绝后，毛泽东
主席字字铿锵地说了这句话。

平地一声雷。新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拉开了帷
幕，黄旭华的人生也从此牢牢地跟核潜艇绑在了一起。

尽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就明确了研制核
潜艇的总体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远远比想象
的要多得多。

黄旭华回忆，刚开始，他们以为核潜艇就是常规
动力潜艇加上一个核反应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
才发现，核潜艇的规模吨位是多少，下潜极限深度、
水下自持力、航速是多少等一系列问题和参数无从
得知。

黄旭华和科研人员从最外围的调查研究入手，在
浩瀚无边的报纸杂志里，寻找那些支离破碎的核潜艇
信息。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资料分析、整理工作，黄旭
华和科研人员们才算对核潜艇有了大体认识，形成一
套初步的研制方案。但是，这份东拼西凑出来的报
告，所呈现的信息可信度有多高？老实说，黄旭华心
里没底。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同事辗转拿到了两艘核潜艇
模型。

搞了这么多年核潜艇研究，还是第一次见到“真
家伙”。黄旭华等设计人员心花怒放，他们立即将玩具
模型大卸八块，测量、记录、绘图、反复拆装，对比
他们的设计方案进行分析研究。最终，两者相符，证
明了他们之前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凭借顽强意志和为国奉
献的精神，黄旭华和同事战胜困难，从一点一滴做
起，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奠定了核潜艇研制的各种技
术基础和环境条件。

极限深潜显担当

深潜极限试验是最终检验核潜艇总体性能和作战
能力的试验项目。据黄旭华回忆，当时我国第一代核
潜艇已服役10余年，由于种种原因，深潜极限试验一
直未能进行。

“在潜艇下潜数百米后，艇上每块扑克牌大小的钢

板都要承受1吨多的水压。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
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
严，都有可能导致艇毁人亡。”作为总设计师，黄旭华
清楚地知道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为了鼓舞士气，黄旭华决定亲自上艇指导下潜。
黄旭华的徒弟，如今的中船重工首席技术专家张

锦岚回忆，当年他是同黄老下潜的唯一一名科研人
员，“尽管知道试验有一定风险，但这并不是冒险。我
们是去拿数据的，不是去玩命的”。

执行任务的核潜艇像巨鲸一样向深海扎去……
100米、200米，海水巨大的压力开始挤压舰艇，舱
内陆续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咔哒、咔哒”的声响。

为了稳定情绪，黄旭华告诉大家，这声音是高压
下舰艇结构相互挤压所发出的，结构变形是正常的，
都在设计与控制范围之内。

当天中午12时 10分 52秒，第二舱的深度计指
针指向极限深度，随着一声清脆的“停”的指令，
一阵寂静之后，舱内发出了阵阵欢呼——极限深潜
成功了！

任务结束后，64岁的黄旭华写下诗句：“花甲痴翁，
志探龙宫；惊涛拍浪，乐在其中。”

隐姓埋名三十载

当年，和“两弹一星”一样，核潜艇研制是国家
的绝密工程，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宣布了严格保密纪
律，不能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透露工作单位、工作内容、工作性质是什么。

黄旭华还记得1957年回广东老家过春节，母亲
拉着他的手嘱咐他常回家看看。让所有人没有想到
的是，这次以后，黄旭华再次回家，已时隔整整
30年。

在这漫长的30年里，担负着保密任务的黄旭华极
少与老家人联系，骨血至亲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一个
编号为145的内部邮箱。家里人不理解，埋怨他，姐
姐甚至写信骂他：“越大越不懂事。”对此，黄旭华把
所有愧疚和痛苦都默默扛了下来。

1961 年，黄旭华的父亲病逝，而他由于工作
原因无法抽身，没见到父亲最后一眼成了他永远的
遗憾。

直到1987年，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
长篇报告文学发表，这位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
经历才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黄旭华将这篇报告文学
寄给母亲，已90多岁高龄的黄母看后思绪万千、泪如
雨下。她把子孙们召集过来，郑重地对大家说：“三哥
（黄旭华）的事情，大家都得谅解！”

黄旭华在父亲去世20多年后来到他的墓前：“爸
爸，我来看你了，相信你也像妈妈一样能够谅解我。”

当不当英雄，黄旭华根本没放在心里；吃苦受
累，黄旭华咬咬牙，也都挺过去了。但一直让他觉得
内疚的，是愧对自己的家人。

1954年，黄旭华新婚不久，就离开家去执行任
务。数十年里，他和家人聚少离多，三个子女都是妻
子李世英一手带大的。

有一次，李世英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昏迷住
院。黄旭华接到电话后赶回来，在得知妻子凶多吉少
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和压抑，当着孩子们
的面失声痛哭起来。

好在后来，经过及时抢救，李世英苏醒过来。当
她看到黄旭华后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怎么回来了，
他们不该打电话叫你。我没事，那边不能没有你……”

同样亏欠的还有他的子女。“我很想弥补对父母、
妻子和子女的亏欠。我当年答应母亲经常回家看看，
可我没能遵守这个诺言，但我恪守了对组织的承诺。
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我无怨无悔。”黄旭华的话掷地
有声。

2014年后，黄旭华从幕后走到台前，讲述中国
研制核潜艇的故事，讲述他们那一代核潜艇人艰苦
创业的故事。他要让国人知道，也让世界知道，中
国人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努力，仅用不到10年时间，
就实现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
誓言。黄旭华院士在核潜艇建造现场留影。 （资料照片）

曾庆存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工作。 （资料照片）

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